红楼点滴

教学要求
一、通过把握文意，感受作者对母校的深情，理解北大的自由精神和严正学风。
二、赏析作者通过对语言和行动的白描展现人物性格，勾勒人物形象的写法。
三、了解张中行记叙性散文语言的特点，品味课文平实自然的语言。
课文分析指导
红楼，即北大红楼，建成于1918年，但却成为老北大最突出的建筑及永恒的标志与象征，一代代北大人与北大、与红楼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。当年北大学生、散文家张中行在《负暄琐话》一书中，以“琐话”形式，记述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、旧事，深情回忆了北京大学一批著名教授、学者的风采神韵以及自己在北京大学学习、生活的点滴往事。关于北大红楼的故事作者一共写了五篇，表现了北大的一代学风，更表现了作者对北大的深厚感情和对旧人、旧事、旧情的无限美好的回忆。课文选了其中的两篇。
一、北大精神，北大情结
课文第一部分写的是北大的散漫。其表现之一是课堂的随随便便，“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，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”，而北大课堂的惯例是“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”，因此哪些是选课的，哪些是旁听的，哪些是本校的，哪些是外校的，老师并不知道。但北大又有着浓厚的学术空气，“无声无息，却很厉害”。这就是北大的兼容并包及学术自由。
第二部分写的是北大的严正。教师之间“总要攻击对方荒谬，毫不留情”，有时学生在课堂上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教师的谬误，教师不但不责怪，反而感到高兴，认为“北大真不愧为大”。这就是“忠于自己的所信，当仁不让”的红楼精神，“坚持己见，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”的红楼传统。
二、三言两语，活现人物
张中行先生以“忠于写作，不宜写者不写，写则以真面目对人”为信条，在文中，作者饶有兴趣地谈论教师间和师生间的一些学习和生活趣事，但是他没有厚此薄彼，没有站在某一方的立场，没有对名师仰视，也没有对其他人的贬低，而是以同样饱满的情感回忆那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可爱人的可爱事，甚至对校外人士的评论也平实陈述，然后以亲身体验述说自己的观点和认识。如在描写梁思成谈论有关考试的事时，梁思成的语言及“恍然大悟”“笑了”“作一个大揖”等描写就赋予了鲜活的形象。再如描写林公铎，作者只选择那些富有特征的语言、行动来展现人物独特的性格、心理和神韵。如：“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，红着面孔走上讲台”“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”“气坏了”“气才消了些”“他像是满足了”，寥寥数语，就将林公铎固执、守旧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。还有对师生间涉及某学术问题坚持己见互不相让的情景的描写，作者也饱含情感，不失偏颇地表现了师生二人的形象。
淡淡的笔法，像是在欣赏，又像是在回味。对人物的素描，对往事的追忆，不偏不倚的静观的同时也折射出张中行的为人：以平常之心待人，以平和的目光爱人，又以学者的视角思索人。
三、平实自然，娓娓而谈
张中行提倡平实自然的文风，他很少用华丽的辞藻、夸张的手法，也不故作高深，而是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娓娓道来；他不追求复杂多变、节奏紧张的豪放风格，而表现为淡远、平和。语言雅趣横生，文字质朴自然。如“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，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”“这类不上课的人，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，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”“唾面自干”“打一个杠子”等语句，通俗直白而不失文雅。“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，而散”“（补考）评分，写六十，打折扣，自然不及格”，句式简单而生动。
重点难点分析
本单元的主题是感受人文情怀，因此，本课的教学重点是指导学生感知课文内容，体会作者对母校的深情，感受北大精神的永恒魅力。
本课的教学难点是学习作者借助对语言和行动的白描展现人物性格，勾勒人物形象的写法。要让学生了解张中行的语言风格并明白其中的妙处是有一定难度的，教学时，要把相关句子找出来，引导学生仔细品味、揣摩，领会其用词造句的妙处。
教学建议
一、感怀北大生活、表现北大精神的文章有很多，如谢冕的《永远的校园》，可让学生将这两篇文章对读，加深对北大精神的理解。
二、可建议学生课外阅读张中行的《负暄琐话》，以便进一步了解作者的语言风格。
思考与练习参考答案
一、本题意在让学生体会文章的语言风格。参见“课文分析指导”。
二、本题意在让学生把握文章描写人物的方法。参见“课文分析指导”。
三、此题具有开放性，主要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，只要言之成理即可。
相关资料
一、作者简介  张中行，原名张璿，字仲衡，后改名为中行。1909年1月7日出生于河北香河一农家。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，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1935年大学毕业后，曾任教中学、大学，主编佛学杂志。1951年2月起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及教学研究工作，历时半个世纪之久，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治学遍及文史、哲学、佛学诸多领域，是一位文化底蕴丰厚的“杂家”。他执笔为文，以真面目见人，其文如行云流水，如话家常，举重若轻，含蓄蕴藉，平实自然，冲淡而有韵味，灵动而又厚重，具有独到的语言风格。1986年《负暄琐话》面世，以冲淡平和的笔触，写人记事，怀旧伤远，别具一格。之后，《负暄续话》《负暄三话》相继问世，被誉为“当今的《世说新语》”。他的大部分著作结集为《张中行作品集》六卷，凡数百万言，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2006年2月24日去世，享年98岁。
二、我眼中的张中行（节选）（季羡林）
中行先生的文章，我不敢说全部读过，但是读的确也不少。这几篇谈红楼沙滩的文章，信笔写来，舒卷自如，宛如行云流水，毫无斧凿痕迹，而情趣盎然，间有幽默，令人会心一笑。读这样的文章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他文中谈到的老北大的几种传统，我基本上都是同意的。特别是其中的容忍，更合吾意。蔡孑民先生的“兼容并包”，到了今天，有人颇有微辞。夷考其实，中外历史都证明了，哪一个国家能兼容并包，哪一个时代能兼容并包，那里和那时文化学术就昌盛，经济就发展。反之，如闭关锁国、独断专行，则文化就僵化，经济就衰颓。历史事实和教训是无法抗御的。文中讲到外面的人可以随时随意来校旁听，这是传播文化的最好的办法。可惜到了今天，北大之门固若金汤。门外的人如想来旁听，必须得到许多批准，可能还要交点束脩。对某些人来说，北大宛若蓬莱三山，可望而不可及了。对北大，对我们社会，这样做究竟是一件好事，还是一件坏事，请读者诸君自己来下结论吧，我不敢越俎代庖了。
中行先生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。他行文节奏短促，思想跳跃迅速；气韵生动，天趣盎然；文从字顺，但绝不板滞，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，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。中行先生学富五车，腹笥丰盈。他负暄闲坐，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，谈禅论佛，评儒论道，信手拈来，皆成文章。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。我常常想，在现代作家中，人们读他们的文章，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，极为稀见。在我眼中，也不过几个人。鲁迅是一个，沈从文是一个，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。
三、张中行论（节选）（孙郁）
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，张中行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大报刊和杂志上。我那时读他的作品，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仿佛不是一位当代人，他像“五四”那代学人一样，以平和、扎实、厚重的文字，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文化难题。张先生不是那种正襟危坐地谈论学问的人，他的修养很深，对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，有很深的造诣，又因为受到鲁迅、周作人的影响，他的精神状态一直有别于当下的文人。以文化的、艺术的眼光，来审视人生，又以哲学家的智慧，来观照文化和艺术，这种思路的特异性，至少对我这样生于50年代末的人来讲，是新鲜而又极富有吸引力的。
我在《读书》等杂志上，陆续地读到了他大量的文章，被他的文风和渊博的知识吸引着。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冷静、沉稳而超然地呆在京都的一角，指点古往今来诸多趣事，不故作惊人之语，更无趋时之态。他的苍劲、古朴的文风和饱经忧患的情思，使他的作品散出一种浓郁的沧桑感。自周作人以来，我们许久没有读过这样清淡、疏雅、博杂的文字了。张中行的出现，使我们荒疏了几十年的文坛上，出现了旧式的，然而又具有“五四”个性主义类型的人。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存在，他让我们看到了流行了四十余年的文风的孱弱性。与他这样沉浸在东西文化之海的文人比，当代轻薄的文人应感到惭愧。至少，这位文化老人，他的深厚的历史感和独立的人文品格，对我们当下浮躁的文坛来说，是一个深刻的提示。
张中行写诸种散文、随笔，透着智者的情思。他的文体所以诱人，乃是人生的境界与修养使然。他曾经说：好的文章，许多都写得十分轻松，并不给人一种用力去写的感觉。在读了张中行的大量散文后，你会发现，先生的文风亦如他所说的那样轻松自然，是任意为之的，很少见他装饰自己的文字，都是大白话。但认真品味，却有深奥的东西在。这正如大书法家挥毫创作，水到渠成，天然成趣。有真骨在，何须外饰？也如化妆的女子不及天姿丽影的少女，一点缀，就少了真，少了深。文章的写法，庶几近之。
张中行身上，具有着成熟的艺术之美。他的作品，其实就是聊天式的精神漫游，把历史、玄学、人生，都用平平常常的话说出来，开创了当代文化散文的新路。探索人生，未必都用学院派的论文表述，用传统的散文笔法冥思达理，大概读者会更多一些吧。所以，他把中西的知识结合得很好，把雅俗的东西也结合得很好。什么人都可以读他的书，他把深奥的、台阁间的东西，移到大众中，以清淡平实的风格，笑谈人生。前人曾说，宁静方可以致远。但这“静”字，并不是装扮一下就可做到的。张先生的“静”，得之于他对人生哲学的深省，对人间的苦楚、对生之有限有他特有的看法，故不为外界风雨所动。人为什么要活着，它的意义何在？世俗的功利能够拯救人生的宿命么？中国旧时文人，对于世俗社会想得太多，而对生命本体，思之甚少。虽然也有杜甫式的苍冷、苏轼式的悲郁，但那毕竟是由事功而后对生命的玄想，免俗却难。“五四”以后，西风东渐，我们总算有了周氏兄弟那样的作家，张中行继承了周氏兄弟的某些传统，在当代文坛，独树一帜。理性的局限他思索了，情感的局限也看到了。但他没有走向尼采，他知道那是有悖于生命价值的；同时，也没有走向佛门，那里面，亦有他所觉得的虚妄的东西。张中行选择的是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。这似乎是一个中庸的选择，但也恰恰是这种选择，给他的文体和思路，带来了一种前不同于古人，后有别于来者的风格。这风格既古拙，又宁静；既超脱，又深沉。如山谷间的足音，清脆而神秘地缭绕着。也如刘勰所云，作家的神思应是“意授于思，言授于意，密则无际，疏则千里”。张中行在高风跨俗式的跋涉中，把一种散淡、平实的美，留给了当代文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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